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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州折氏与辽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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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鲜卑族裔府州折氏在政治上的崛起，与五代中原王朝和契丹族的政治、军事斗争紧密相连。正

是在辽朝的军事高压之下，折氏迅速成长为一支藩镇力量，并依托中原王朝的支持，继续抗辽守边。折氏与辽

的多次军事冲突，其性质既夹杂着北宋王朝与辽王朝(辽与北宋)征服与反征服的影子，也有折氏为保护所辖

党项部族、保境安民的努力和责任。总体看，府州并不在宋辽冲突的主战场上，而自澶渊之盟后，折氏与辽王

朝的西南面招讨司从此再没有大动干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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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佘(折)太君历史故事背后真实存在过的

一个将门世家，麟府地区的折氏家族自五代崛起

后，牢牢掌控了府州(今陕西省府谷县)一地的军

政大权，并且在人宋以后，成为宋代惟一可以世袭

的武知州家族。折氏本为鲜卑族，在隋唐以来的民

族融合与发展中，历经了党项化和汉化的独特发

展。这支强劲的武装力量从8世纪末占据府州后，

依靠夹处中原与辽和夏州暨西夏交界地带的独特

地理优势，在短短的50年间升格为一支藩镇武

装——永安军节度。折氏在政治上崛起时，也正是

辽朝迅速崛起、建立、南征西讨的时期，永安军节度

使地邻辽朝振武军，而折氏所辖的党项各部，也正

是辽朝争夺的对象。关于折氏与辽的关系学界目

前还没有专门的论述。笔者不敏，愿就此问题求教

于方家。

一、辽的征服与折氏崛起

府州折氏在政治上的崛起，与五代中原王朝和

北方契丹族的政治斗争紧密相连。在契丹族崛起

之前，麟府地区只设立了麟州治所(今陕西省神木

县)，府谷还仅是一个镇治，同属振武军(治今内蒙

古和林格尔县)‘1]‘卷4<关内道四》只1㈣。据《辽夏关系

史》，耶律阿保机的叔父述鲁早在公元900年前就

曾加兵于振武、云中一带的党项、吐浑部族嵋儿只圳。

而天复元年(901)阿保机取得迭刺部夷离堇之位

后，与麟府仅一河之隔的代北、云中、振武地区越来

越成为契丹族垂涎的对象。

天复二年(902)，阿保机亲征代北，徙其民众

于东北建立龙化州。天佑二年(905)，阿保机再次

率数万军队进攻云州(今山西省大同市)。代北之

地是沙陀贵族、后来成为晋王的李克用崛起的地

盘。李克用与阿保机约为兄弟，互赠礼物，相约共

同对付朱温。因为晋王李克用的介入，府州折氏暂

时还感受不到即将到来的危险，但是契丹的崛起，

却让李克用感受到空前的压力。因为，阿保机在与

李克用盟誓之后不久，又与李克用的劲敌朱温也建

立了盟约。908年，李克用病倒，临终以一箭付于

其子李存勖，誓言消灭契丹。李存勖初领河东军羽

翼未丰，暂不与契丹为敌。此外，李克用父子南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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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鹿中原，云中、代北之地的众多党项部族开始游

离于河东的管控。河东李存勖的腹背面临着内忧

外患，此即是折氏所在的府谷，能在910年由镇设

县、而迅即于911年升为州治的深层历史原因。随

着府州的设立，折氏由镇将而为刺史、州将，其在历

史舞台上地位迅速提高。

在府州设置之后的第五年(916)，阿保机正式

称帝建国，契丹贵族开始大规模的东征西讨拓展疆

域。据《辽夏关系史》统计，从916年至941年，在

25年的时间里，契丹贵族针对云中、天德、振武以

及河套地区党项、吐浑诸部的军事打击陆续有13

次之多，平均两年就会有一次军事征讨旧j(P 62’。期

间振武军(后唐称天德军)早在916年辽太祖亲征

中就已经被攻破，并且在920年时再次遭到攻

击洲糊1‘地理志五》P 514’。同时契丹贵族还将西南面招

讨司设在了天德军所在的丰州。根据《辽史·地

理志》的记载，府州北部紧邻黄河南岸的台地如胜

州等地也在此时间段内为契丹所属。

府州紧邻胜州，为什么契丹在攻取胜州后没有

进攻麟、府州?其实，麟府北依鄂尔多斯高原，纵横

的沟壑阻挡了来自草原骑兵的铁蹄。从胜州至麟

府，距离虽近而道路崎岖，多山峡小道，对以骑兵为

主的契丹军极为不利。所以，靠了地利的原因，在

契丹族对西部党项进行一系列军事征服时，府州折

氏能够轻松自保。

《册府元龟》有条错记的史料，“(长兴)二年二

月，符州防御使折从阮奏：‘部领兵士攻围契丹胜

州， 降 之， 见 进 兵 趋 朔

州’。”‘4 3‘糊35‘将帅部’96‘献捷第二’9 4918’其实折从阮主动攻

击契丹管控的胜州和朔州地区，是在后晋开运二

年、辽会同八年(945)。对此，《旧五代史》和《辽

史》有明确的记载：“(二年)二月戊子，安审琦、梁

汉璋领兵北征。府州防御使折从阮奏，部领兵士攻

围契丹胜州，降之，见进兵趋朔

州。’’‘5 3‘卷83‘晋书’9‘少帝纪第三’9·1101H二月，围魏。吾将杜

重威率兵来救。戊子，晋将折从阮陷胜

州。”‘3]‘私‘太宗纪下’P55’自保多年的折氏，最终被中原

王朝内部复杂的政治斗争推到契丹的兵锋之下。

《旧五代史·折从阮传》载：“晋高祖起义，以契丹

有援立之恩，赂以云中、河西之地，从阮由是以郡北

属。’’[5](卷125<周书》16《折从阮传》9·1647’诸史所记石敬瑭贿赂

契丹的只有燕云十六州，将河西之地也算在内的只

有《旧五代史》此处的记载，《新五代史·折从阮

传》也没有。笔者认为，《旧五代史》出现这样的记

述，乃是因河西府州自唐末以来与代北云、朔等州

相邻，并且因为辖内多有党项部族，河东、河西诸部

之间屡有交往。故河西府州虽不在十六州之列，契

丹却想乘势将府州纳入囊中。当契丹开始接管燕

云十六州时，折从阮显然还没有意识到危险将至。

丰、胜二州早已为契丹占据，云州、朔等州被契丹接

收后，府州就直接暴露在契丹的兵锋之下。契丹贵

族在军事打击之后，往往伴有强迫性的民族迁移。

折从阮正是利用了契丹“欲尽徙河西之民以实辽

东”，土人不愿离开府州之地的心理，乘“人心大

扰”之际，“保险自守”，率众抵御契丹的移民。而

由于前述地理因素，契丹也没有向府州发起大规模

军事行动。于是，折从阮的自守行为，得以成功。

蔽处河西的府州，仍然在中原王朝的控制范
f耳碧[5](卷125‘周书)16‘折从阮传)P．1647)
H o

折从阮据守府州、力抗契丹的具体行动史无详

载，但他的这种行为在讲究忠义准则的中原王朝眼

中，无疑具有了特殊的政治意义——折氏从抗拒契

丹的行动中积累了丰富的政治资本。晋少帝石重

贵即位(942)与契丹绝好，双方立即兵戎相见。开

运元年(944)八月辛丑，石重贵“命十五将以御契

丹”，同时遣人诏谕折从阮，先以其为“安北都护、

充振武节度使’’‘51‘卷83‘晋书’9‘少帝纪第三>PP·1094～1090"。其

实振武军治所早在916年时已经被辽太祖耶律阿

保机攻破，而作为其辖境之一部分的胜州，也早已

被辽军占据‘3]‘卷41《地理志五)9·514’。石重贵给予折从阮

的无疑是一个空名头衔，其真正的目的是要折从阮

“出师”，从西路配合。

开运二年(945)二月，后晋派安审琦、梁汉璋

领兵北征。“府州防御使折从阮奏部领兵士攻围

契丹胜州， 降之。见进兵趋朔

州’’‘51‘卷83‘晋书’9‘少帝纪第三’9 110¨。折从阮严格执行了

后晋石重贵的政策，并且出兵攻击契丹军。在这次

北伐中，折从阮的实力并没有受损，因为此后不久

他正式获得了永安军节度使的职衔。

947年，契丹灭晋，刘知远自立，是为后汉高

祖。折从阮自度不能自保，唯有率众归附，并更名

为从阮——折从阮原名折从远。刘知远正需要折

从阮这样的抗辽力量，对于折从阮的归附，他极为

欢迎。刘知远不顾府州地僻人少的实际，将府州升

为军镇，赐名永安掣5](卷125《周书)16(折从阮传)9 164"。从

“析振武之胜州并沿河五镇以隶”的记载来看，永

安军所辖范围，仍然是折宗本时期的缘河五镇。因

为胜州仍然掌握在契丹手中。所谓“析振武之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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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并沿河五镇”，并非是“析”，而是在振武军北部

已经被契丹占领的事实上，将原属振武军一部分的

缘河五镇之地，升格为与振武军同等的一个军镇。

刘知远在升府州为永安军的同时，又授从阮光

禄大夫、检校太尉、永安军节度、府胜等州观察处置

等使，仍赐功臣名号。至此，府州折氏获得了唐末

五代时期地方军镇的最高职位，折从阮开始以藩镇

节度使的身份，进人中原王朝的政治圈层，参与中

原王朝的政治斗争。府州折氏地位迅速提高，其实

是中原王朝与契丹矛盾斗争激烈化的结果。

二、折氏附宋抗辽

随着辽太宗的去世，勃兴的辽王朝在很长一段

时间内陷入内讧，辽东丹王耶律倍之子耶律阮，与

燕王赵延寿以及述律太后等契丹贵族先后发生军

事冲突，耶律阮虽然取胜即位为辽世宗，但在五年

后却为部下耶律察割弑杀。后来，太宗之子耶律述

律即位，是为辽穆宗。辽穆宗在位19年，他并没有

像先辈那样举国南征，而是采取“联合北汉、江南

以抗衡中原的战略，并且取得了相当大的成

功”[6](P 7们。从辽穆宗开始，辽王朝在政治上走向

稳定。

中原方面，960年赵匡胤代周建宋。宋太祖在

统一战争中，采取了先南后北的战略，避免了过早

地与辽发生战争。终宋太祖之世，宋辽并没有发生

大规模战争。宋辽之间的这种和平，持续到宋太宗

消灭北汉以后。宋太宗梦寐以求收复燕云十六州，

引发宋辽之间多次大规模战争，结果是宋军惨败，

辽王朝进一步南征虽然也惨遭失败，却巩固了对燕

云十六州的统治。

因为宋辽冲突的前线主要在河北镇、定、河东

代北之地，所以在宋辽冲突中，府州折氏并没有表

现的机会。唯有在太平兴国七年(982)时，府州知

州折御卿曾将来犯之敌击败于新泽寨(地点不

详)⋯卷23太平兴国七年五月己酉9·52¨。其时，辽军兵分三路

南下攻宋，景宗亲攻满城，为宋将崔彦进所败；西路

两军分别攻府州、雁门，雁门路辽军为守将潘美

击败。

府州折氏与辽惟一一次的正面交锋，发生在宋

真宗至道元年(995)。至道元年正月(995)，契丹

西南面招讨使韩德威诱党项勒浪嵬族自振武(今

内 蒙 古 和 林 格 尔 县) 犯

边㈨卷70淳化上年正月戊申PP 807堋引。契丹西南面招讨司

70

设置于辽太祖亲征党项诸部之后，开治于丰州，是

辽王朝设在西部地区重要的军政机构，下辖丰州天

德军、云内州开远军、宁边州镇西军、东胜州武兴军

和金肃州河清军。其中，宁边州镇西军、东胜州武

兴军和金肃州河清军与北宋府州永安军地土相连。

何天明在《辽代政权机构史稿》一书中，详细列出

了西南面招讨使的任职表，将此表与《宋夏关系

史》一书所列的“辽朝与党项战争统计表”相对照，

可发现一个有趣的问题，即在36名招讨使中，有过

带兵征讨西部党项部族的，只有耶律鲁不古与韩德

威两人‘8](胛·252嗡3’；[2](即62“引。耶律鲁不古只有两

次征讨记录，而韩德威从统和元年至统和十九年

内，竟然有7次征讨党项的记录。杨浣还没有将韩

德威两次兵犯府州记录在内，算上这两次，韩德威

在任职西南面招讨使的19年中，居然有9次出兵

党项的记录，平均两年一次。这么频繁的征服活

动，其实与韩德威家族在辽代的特殊地位有关——

韩氏是辽代最有权势的汉人世家，其祖父、父亲与

兄长为几代辽帝心腹重臣。

韩德威犯边，永安军节度使折御卿率众邀击，

败之于子河汊(又名紫河镇，即内蒙古和林格尔县

境内紫河入黄河口处)旧_(P104’。为韩德威所诱胁

的党项勒浪等族乘乱反击德威，遂杀其突厥太尉、

司徒含利等将领多名，获吐浑首领一人，德威仅以

身免。此役也成为宋太宗朝津津乐道的一次战役，

为此，宋太宗亲自召问使臣战役详情，并且要求府

州画地图进奏。当年冬天，韩德威再次犯边，折御

卿带病御敌，韩德威被吓走，而折御卿因为耽误了

治疗时间，病死沙场。关于这次战役，史书并没有

过多的记载。

折惟昌主政府州时，因为经济问题，经常与府

州北部、辽西南面招讨司辖境内的党项部族发生战

斗。府州北部的唐龙镇，曾归附北宋之下的府州，

但很快就投附了西夏。府州与唐龙镇之间的党项

族，以产良马而闻名，尤其是产于子河汊者，为宋代

良马之最‘10](P 718叭。所以，麟府地区与当地党项族

之间的马匹交易非常盛行。据《宋故安丰王评事

墓志》记载，志主王光甫就是一个赶牛贩马的牙

子。他贩卖的是“贺兰之牛、紫河之马”。紫河马

即出产于子河汊的马，当地部族首领曾向宋朝贡

马。因为马匹贸易盛行，围绕马匹的争夺，就成了

部族之间的一个冲突点。因此保证政府与部族之

间的马匹贸易顺利进行，成为府州知州的一种责

任。一旦有部族阻断市马道路，或者垄断马市，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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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就会出兵征讨。宋真宗咸平二年、辽统和十七年

(999)九月，折惟昌与宋思恭、刘文质率兵攻入契

丹五合川，破兀泥族拔黄太尉寨，获牛羊万计。麟

府兵为什么要征讨拔黄太尉?“拔黄本大族，居黄

河北古丰州，前数犯边，阻市马之

路’’[11](籼1《党项传》9 14146’，这就是原因。经过这次军

事打击，拔黄太尉在景德元年时(1004)内附时，犹

有族帐三百，可见其确实为当地党项族中的大族。

宋真宗景德元年、辽圣宗统和二十二年

(1004)，辽承天太后等契丹贵族亲率大军南征。

辽军在河北前线如定州、保州、顺安军、瀛洲等地遭

到顽强阻击后，竟然绕过军事重镇，长驱南下，兵锋

直指北宋都城开封。宋真宗在寇准等人的鼓励下，

出兵御敌，宋辽对阵于澶州城下。最后的结果，就

是订立了众所周知的澶渊之盟。辽军主力从河北

南下河南之际，为保侧翼安全，曾派出西路军由代

北而下，包围了河东军事重镇岢岚军。岢岚军与府

州隔黄河相望，河东路一面急调并代钤辖高继勋率

军出援，另外急调麟府兵出击。折惟昌并没有直接

去攻打围城的契丹军，而是出击契丹军的后方朔

州，破大狼水寨‘7]‘卷58景德元年十胛申9 127们。这种军事

战略，既是围魏救赵，亦是断敌归路。所以，府州出

兵朔州，收到了预期效果，围攻岢岚军的契丹军不

久即解围北撤。史书中一直把折御卿、折继闵、折

克行当做名将，历史地看，折惟昌也不失名将风范。

“自‘澶渊之盟’订立直至宋徽宗朝再度北伐，

在长达一百多年的时间里，辽、宋双方之间没有发

生过战争。”L6儿P154’这个论断也符合府州折氏与辽

朝的关系，自此之后百年间，除宋哲宗元符二年

(1099)辽人越河、朝廷诏折克行父子接应防护，后

来证明是一场虚惊之外，折氏与辽朝再没有发生军

事冲突。

三、结论

五代、北宋时期，中原王朝政局跌宕，无暇经营

边防，从而起用了一批蕃官蕃将来经营与辽、夏州

暨西夏的边防地带。从族源和崛起的时机来看，府

州折氏无疑属于蕃将的性质。折氏之所以能够崛

起，与五代中原王朝和契丹族的政治、军事斗争紧

密相连。折氏发家得益于后唐的鼎力支持，而他抗

辽据守的军事行为虽然模糊不清，但却为其积累了

丰富的政治资本；也正是在契丹族的军事高压之

下，折氏迅速成长为一支藩镇力量，依托中原王朝，

继续抗辽守边。人北宋后，折氏的地位继续被认

可，并得以进一步巩固。折氏以世袭武知州的资

历，继续与辽为敌，而从它与辽的多次军事冲突来

看，其性质既夹杂着北宋王朝与辽王朝(辽与北

宋)征服与反征服的影子，如天平兴国七年(982)

辽军三路军南下，府州知州折御卿御敌于新泽寨；

景德元年(1004)，辽军大举南下，知州折惟昌出兵

朔州破敌大狼水寨；也有折氏为保护所辖党项部

族、保境安民的努力和责任，如至道元年(995)，永

安军节度使、府州知州折御卿两次阻击契丹西南面

招讨使韩德威兵犯府州病死沙场，咸平二年

(998)，府州知州折惟昌兵人契丹五合川，攻破阻

碍党项各部与宋朝市马道路的兀泥族拔黄太尉。

但是从大体来看，因为折氏所处的地理自成一体而

又敝处中原西北边关、辽朝的西南边境，所以他从

来没有成为中原王朝与辽王朝军事冲突的主战场；

而随着澶渊之盟后宋辽关系走向和平，折氏与辽王

朝的西南面招讨司从此也没有再动干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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